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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之一，陆建勋以82岁高龄担任了工程首

席科学家。

陆建勋对科学的热情激励着他一次次

开拓新领域。他在开展某项目的研究过程

中，认识到认知无线电与抗干扰通信的结

合是开创性的研究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

前景。为此，他提出申报国家安全重大基

础研究项目。当时已近80岁高龄的他，仍

以饱满的热情带领科研团队开展申报。

谁知前路漫漫，历经五年申报、四次失败

后，该项目终于获得通过。此时已是85岁
高龄的陆建勋亲自挂帅，担任了该项目的

首席科学家。

现在陆建勋已是88岁高龄，但自称

“80后”的他依旧坚持天天上班，忙忙碌

碌，从未停止在科研领域的耕耘，因为他

心中始终放不下对学术研究的热望，坚持

站在学术前沿，推动科学技术的创新发

展。他在科研工作中的坚持执着所释放出

的激情，于平静之中感染他人。他之所以

这样努力，是因为心里有更高的追求，那

就是心中有一份对深海探索、国防建设、

民族复兴的沉重责任。

（转自《中国科学报》，2017年7月10日）

我们用什么勾勒超出想象的未来
○吴燕生（1981 级电机）

吴燕生，198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
系，1989年2月参加工作，研究生学历，
工学博士，研究员，国际宇航科学院院
士。1989年2月至2002年1月，任航空航天
工业部、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中国航天

出席毕业典礼时接受陈旭书记赠送的纪

念牌

科技集团公司第一研究院第一设计部设计
员、工程组副组长、组长，研究室主任助
理、副主任、主任，第一设计部主任助
理、副主任、主任。2002年1月至2007年
11月，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一研究
院院长兼党委副书记；2007年11月，任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党组成员、副总
经理；2014年5月，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公司总经理、董事、党组成员。2016年5

月，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总经理、董
事、党组副书记。
本文是吴燕生校友2017年7月2日在清

华大学2017年本科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
仪式上的发言。

非常高兴有机会回到母校，分享师弟

师妹们学业有成的喜悦。31年前的此刻，

我与你们一样，对过往的校园生活充满眷

恋，对未来的人生道路怀抱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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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60周年。

过往30年间，我从一名普通的火箭设计师

做起，一步一个脚印逐渐走上中国运载火

箭发展领导者和企业管理者岗位,深度参

与了我国航天事业的建设与发展，这是30
多年前的我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到的。在我

的职业生涯中，经历过中国航天无数个

“圆满成功”的“超燃”瞬间——“长

征”升空，“神舟”飞天，“嫦娥”奔

月，“东风”出鞘……然而像航天这样的

系统工程，其取得的每一个成就背后，凝

聚的都是航天人的集体智慧和团队力量。

去年11月3日，我在海南文昌航天发

射中心，参与指挥了我国新一代大型运

载火箭长征五号的首飞任务。作为我国

有史以来最大的火箭，长征五号突破的

关键技术将近250项，新技术比例接近

100%。放眼国际，近年来研制的4型大

推力火箭，有2型首飞都失败了。这样

一次高风险的火箭发射，对我们来说是

很大的挑战。

大家可能都知道，长征五号的首飞

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发射前惊心动魄

的3小时排故过程，特别是临射前的数

次暂停，堪称中国航天史上的

一个传奇。在首飞成功后，我

们研制团队中的很多人喜极而

泣。而我在想的是，历来“胜

王败寇”，倘若失败了，这支

“拿十年青春换一朝成功”的

队伍，还会不会是人民眼中的

“大英雄”？

我相信，我们的团队不会

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可大家

还是几十年如一日地默默承受

着压力，在科技创新的险峰上

“一步一步往上爬”。我想，若不是发自

内心地喜欢这份工作，始终秉持着航天情

怀，我们无论如何是坚守不了这么久的。

因此，我特别希望同学们，在接下来的人

生道路上，无论选择什么样的事业或职

业，都能遵从你们的内心，找到自己真正

喜欢的工作，并为之奋斗一生。

中国航天的“成功”有很多，但给我

留下更深刻印象的，往往是通往成功路上

遇到的“挫折”。1997年，我担任长二F
火箭总体主任设计师，发生了火箭整流罩

严重超重问题，若不能实现减重，总体方

案就会有重大反复，将严重影响载人航天

工程进度；2006年，我作为中国运载火箭

技术研究院的院长，领导的我国某重大航

天型号由于关键技术攻关不到位而连续发

生失利，为此我和我的团队连续几年日夜

攻关……每当出现类似问题时，我们的航

天人没有一次是绕着走的，永远直面痛点

寻求解决方法，最终攻克难题。因为我们

知道“找到方法就能成功，找到借口必然

失败”。

美国宇航局前局长米切尔·格里芬曾

说过：中国航天最令人羡慕的地方在于它

吴燕生学长（左 1）在工作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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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拥有的一大批年轻科学家和工程师。以

我们的载人航天工程研制队伍为例，35岁
以下的年轻人已占到80%以上。前不久的

天舟一号飞行任务中，研制团队的平均年

龄更是只有32岁。一大批年轻一代航天人

在长征五号首飞等任务中也展现出成熟的

技术能力和自信的职业风貌。正是这些年

轻人在技术和管理上的创新作为，为我国

航天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着不竭动力。

同学们，清华历来推崇“人文日新”

的精神。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

代，你们有着优于以往任何时代的创新平

台和国家支撑。希望同学们今后无论从事

什么样的职业，都能永葆创新的激情，具

备敢于打破常规的精神，跳出自我限制，

在各自专业领域发挥创新潜能。

作为清华人，年轻的你们从来不缺乏

规划美好未来的想法。相信毕业前，每个

人都或多或少地纠结过，未来的路，何去

何从。我研究生毕业后，有落户美国的同

学给我寄来明信片，召唤我出国发展。明

信片上夏威夷的阳光、沙滩、海浪，不能

不说是一种诱惑，然而我还是放弃了这样

的机会。因为我很清楚，自己心之所向的

毕生事业，只能扎根脚下的这方热土才能

有所成就。

我的工作经常要与火箭打交道。我发

现，高大的火箭被运到发射场，在茫茫的

戈壁上看，是很渺小的。火箭尚且如此，

更不用说我们个人了。于国而言，一个人

就是其中的一分子，每个人都应尽到自己

的责任，做好自己的工作，至于社会将给

予怎样的回报，个人倒不必太在意。每次

航天发射任务成功，对我来说，那种能让

人热泪盈眶的自豪感和成就感，不是其他

能提供更加优厚待遇的职业所能带来的。

清华精神最重要的内涵是清华与生俱

来并不断孕育的爱国奉献精神。时至今

日，我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一个人实现

个人价值的方式有多种多样，但唯有将职

业选择与国家、社会需求相结合，与时代

发展相结合，才会获得最大的成就感。

即将融入社会，也许此刻你们不免也

会有对未来难以把握的小忐忑。我听过当

下一些年轻人表达过不同程度的焦虑：就

业形势不好怎么办？大量重复性的工作使

自己丧失了对事业的激情怎么办？看不

到上升渠道怎么办？……我非常能够理解

同学们的心情。优秀的年轻人无不渴望成

功，然而成功之路无法复制，也没有捷

径。每个时代都会赋予那个时代的年轻人

不同的挑战和机遇。

在我工作之初，当年我们国家军工企

业的任务并不饱满。那是个“搞导弹的不

如卖茶叶蛋”的年代，清贫、清闲，是我

起初的工作写照。当时，单位老同志提醒

我，“年轻人别虚度了青春”。于是，

在型号任务很少的日子里，我除了埋头于

运载火箭的技术资料与历史文献中，就是

在研究室帮人做一些非常基础、枯燥的工

作，一度还设计、生产过烟草生产线。后

来，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们的研制任务

多了起来，我被一次次地委以重任。回想

起来，正是最初的“打杂”时光，为我日

后应对每一个挑战积蓄了力量。

同学们，我们身处的时代，并不缺乏

聪明人，但并不是聪明人都能到达成功的

彼岸。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有时候，我

们要舍得花一些笨功夫来驾驭上天赐予我们

的天赋，甘于从小事做起、耐得住寂寞，从

而创造出有利于自身成长的外界机遇。

师弟师妹们，以上就是我最想与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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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的我30多年来成长过程中的感悟。我

非常期待，期待10年、20年、30年后的你

们，来讲述属于你们的精彩故事。你们

的故事不一定开篇就是精彩的，甚至故事

的主体都与世俗所定义的“成功”不尽相

同。但是在那些故事里，你们健康快乐，

积极上进，富有创新的活力，你们为祖国

和社会作出贡献，你们比现在能够想象到

的样子还要出色。到那时，我们都将以你

们为荣，为你们喝彩！

坚持，只为年轻时遵从本心的选择

○武  一（1993 级材料）

武一，1993年9月到1998年7月，清

华大学材料系本科；1998年9月到2003年

7月，清华大学生物系博士；2003年8月

到2015年7月，兰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

授；2015年8月至今，西安交通大学基础

医学院教授。长期从事典型急性期蛋白的

发生、功能及诊疗应用研究；曾获国家自

然科学奖二等奖（3/5）、贝时璋青年生

物物理学家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

年基金等。

本文是武一校友在清华大学2017年研

究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上的发言。

非常荣幸有机会回到母校，和同学们

一起分享这个重要时刻！首先，请允许我

对圆满完成学业、即将踏上新的征程的学

弟、学妹们表达最热烈的祝贺和最衷心的

祝福！

回想14年前的2003年，当自己终于拿

到博士学位时，心中除了喜悦、激动，

更多的还有一丝迷惘：2003年生物系的博

士毕业生只有5人，工作倒并不难找；但

五年直博生涯就要到达终点的时刻，自己

突然很犹豫：是继续做科研，在自己感兴

趣的领域坚持做下去？还是转行写程序，

到“村”（中关村）里倒腾计算机？甚至

去挂职做行政会更适合？当了21年的好学

生，在真正即将要离开单纯的校园时，生

活的压力、家庭的责任、事业的方向成为

你不得不一一面对和必须排序的选择。

我问自己：你喜欢科研吗？你的能力

够吗？这个纠结直到某天博士论文写到脑

仁疼的时候，终于得到了解脱——在重新

梳理和审视自己多年来的科研数据，在看

起来互不相关的现象中抓住一线新的提

示和假设时，我确认：是的，科研是我

的真爱，我喜欢那种从蛛丝马迹中抽丝

剥茧寻求真相的感觉。14年后的今天，

依然如此。

在毕业典礼现场接受邱勇校长赠送的纪念

奖牌


